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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湖南常德网约车司机遇害案案发现场已恢复平静。邹帅 摄

3月24日凌晨，网约车司机陈
江（化名）在湖南省常德市被害身
亡，嫌疑人是一名19岁的乘客。

当天下午，常德市鼎城区公安
局发布通告称：经公安机关初步调
查，3 月 23 日深夜，犯罪嫌疑人杨
博淇（化名)搭乘网约车从武陵区
前往江南城区。3 月 24 日 0 时左
右，在江南城区大湖路常南汽车总
站附近下车时，坐在后排的杨博淇
趁司机陈江不备，朝陈江连捅数十
刀，致陈江死亡。

杨博淇事后到公安机关投案
自首。据杨博淇供述，其因悲观厌
世早有轻生念头，当晚因精神崩溃
无故将司机陈江杀害。目前，犯罪
嫌疑人杨博淇已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在坊间，人们对警方通报中嫌
疑人“悲观厌世”一词多有议论。
而萦绕在家属心头最大的疑问是：
厌世的人还好好地活着，为什么却
带走了一个不想死的人？

在陈江妻子的记忆里，3月
23日原本是个普通的星期六。
陈江像往常一样早起去跑车。
白天的生意不是太好，他提前
回到家中开始准备晚饭。

妻妹一家打来电话商量聚
会的事，陈江提议第二天带孩
子们一起去桃花源风景区游
玩，但妹夫觉得门票太贵，不想
去。

于是他们商定，周日先来
陈江家吃饭，再一起去附近免
费的德山公园玩。陈江曾经开
过餐馆，炒得一手好菜。即便
是去妹夫家做客，他也会应众
人的要求，掌厨做饭。

吃过晚饭后，陈江继续出
车。11点多的时候他给家里打
了个电话，妻子当时不在手机
旁，是4岁的小儿子代接的。父
子俩随便聊了几句后，儿子便
先挂了电话。

妻子当时并没有放在心
上。陈江工作日会在晚上七八
点回家，但周末的时候生意比
较多，他偶尔也会过了零点再
收工。没想到，这却成了陈江
给家人打来的最后一通电话。

随后不久，陈江接到了从
网吧出来的19岁大学生杨博淇
（化名）。行程的终点就在大湖
路的常南汽车总站，这个地方
离陈江家并不算远。陈江的妻
子猜测，他是想把这顺路的一
单做完，然后就回家休息。

鼎城区的一名办案民警
称，二人一路都没有交流，也没
有发生什么争吵。20分钟后，
就到了行程的终点大湖路。这
条路的两旁种满了树木，周围
密布着各种品牌的电动自行车
零售店。

陈江把车子停下，等待杨
博淇下车。但对方趁其不备，

突然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刀，连
续刺向他的脖颈、脸部、胳膊，
足足刺了20多刀才停止。事后
负责验尸的工作人员告诉家
属，准确的数字是24刀。

行凶之后杨博淇并未马上
下车，还在车里待了一会儿，没
有人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

事发现场附近商户的一段
监控视频显示，陈江的白色轿
车停留约50秒后，又打着双闪
向前滑行，很快便撞上了停在
路边的一辆车。两分钟后，戴
着帽子的杨博淇下车离开，边
走边整理左手的袖子。

凌晨零点半左右，住在附
近的李先生接到邻居打来的电
话，说有人把他的车给撞了。
起初李先生以为只是酒驾，还
在和妻子商议是否需要报警。
后来，他还是拨通了报警电
话。等到他下楼的时候，才发
现楼下已经围满了警察，大家
都说发生了命案。

上述办案民警称，按照杨
博淇此前的计划，杀人后他打
算去旁边的沅江投河自尽。下
车后，他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说
自己杀了人，朋友便劝他赶快
去投案自首。

杨博淇所在学校保卫处的
工作人员告诉陈江家属，杨从
现场走了四五公里的路到派出
所，自首时很镇定，身上还带着
行凶的那把刀。

此时，陈江的妻儿已经入
睡，家中的客厅还给他留着一
盏灯。

在生死之间的那几分钟，
陈江没有能给妻子打来电话或
者留下任何信息。他的妻子正
在等待警察的调查结果，她急
切地想要知道，最后的那段时
间丈夫究竟遭遇了什么。

杨博淇是附近一所高校的大
一学生。这所学校门禁森严，周
一至周五需要刷卡进出，到了夜
间则一律不能出行。每个班级都
拥有固定的教室，学生们习惯称
辅导员为“班主任”。

提起网约车司机遇害的事情或
者杨博淇本人，大多数学生都讳莫
如深，要么表示不了解，要么保持沉
默。有同学称老师严禁学生对外谈
论此事，自己真的不能多说。

上述办案民警表示，从去年
上半年开始，杨博淇就觉得生活
没有味道，想要自杀。他在网上
购买了两把匕首，但一直都没有
勇气。案发前他临时想杀个人，
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胆量，“就这
样，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事发后，杨博淇的家人一直
没有露面，陈江的家属也一直未
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杨博淇的父

亲只是委托派出所给陈江一家送
来了5万元安葬费。

在新京报记者简短的采访中，
杨博淇的父亲称自己是货运司机，
长期在外地工作，半个月才回一次
家。

他并不知道儿子为何会做出
这种事情，觉得无论家庭也好、学
业也好，都没有给杨博淇太大的
压力。他表示，自己也想知道那
个晚上儿子究竟受了什么刺激。

杨博淇的父亲说，儿子喜欢
上网，警察告诉他，监控显示，那
一晚杨博淇是从网吧出来的。案
发后杨博淇所穿的衣服和他从家
里出门时所穿衣服不同，父亲认
为他应该是先从家里到了学校，
继而又去了网吧，“不知道这段时
间发生了什么。”

在父亲的眼中，杨博淇平时
多数时间住在学校。虽然不怎么

喜欢与家人交流，但是每次跟他
说什么，他还是听的。

一名了解杨博淇的老师表示，
星期五那天（3月22日）杨博淇和朋
友们还很开心。他们一起打了跑得
快（扑克牌），他赢了一顿早餐钱。
老师认为杨博淇没有在学校受过什
么挫折，“他不逃课，也从来不迟到，
但上课就是睡觉玩手机。”

杨博淇的一位同学证实杨是
班上的劳动委员，当时选班干部的
时候，这个职位没有人竞选，他便
主动接下了。相处这半年多的时
间里，杨博淇跟同学的关系还算融
洽。他也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就
是很爱玩游戏。因此班上同学得
知他杀人的事情后，都很难相信。

该同学表示，最近几个星期
他会在某些瞬间感觉杨博淇的表
情很忧郁。至于他厌世的具体原
因，同学们也都答不上来。

事发后，陈江的遗体停在常
德市的殡仪馆。每天都有很多网
约车司机赶来吊唁，他们的车停
满了附近的一整条街。

有司机说，他们从没有想过
这种事情会发生，日后还要继续
靠跑网约车来赚钱养家，心中也
会有一丝阴霾。也有司机认为这
是一起意外，但还是希望平台能
够多给予他们一些安全保障。

3 月 25 日，滴滴总裁柳青来
到常德，看望陈江家属并与他们
达成补偿协议。

3 月 27 日，陈江的遗体被家
人运往乡下的老家准备下葬。

陈江的亲属说，陈江自职高
毕业后，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在乡
下的老家久居，只是逢年过节才
会回去。他的父母都是农民，种
一些竹子和蔬菜。

事发后，陈江的母亲一直在
遗体前痛哭，而父亲大多数的时
候则是低着头说不出话。现实的
问题是，陈江的妹妹已经远嫁广
州，照顾父母的责任原本就已扛
在他的肩头。

在妻妹的眼中，43岁的陈江，
个头高大，讲话时轻声细语。他是
一家的主事者，家里甚至亲戚家的
大事都是由陈江来帮忙操办的。

在做网约车司机之前，陈江

长期在广州打工，也曾到孟加拉
国、印尼等地做过电网基建之类
的工作。

他和妻子从读书的时候便相
识、恋爱继而结婚。最开始两个
人都在广州，后来妻子调回常德
的分公司，两人便开始了分居生
活。陈江想念妻子和孩子，经常
隔一个月便回来一趟，妻子便让
他回老家找个工作。

陈江去世后，他的妻子早已哭
到流不出眼泪。因为连续几天都
没有吃饭，妹妹给她输了几支葡萄
糖。

2017年陈江从广州回到常德，
花 6.5 万元贷款买了一辆二手汽
车，开始了做网约车司机的生活。

一开始，他还在物流公司帮
人开货车，只是利用下班的零碎
时间来接单。后来公司效益不
好，他便从2018年 10月开始全职
做网约车司机。

滴滴方告诉陈江家属，陈江已
经在网约车上接了2000多单，评
分是5颗星。

他每天的生活轨迹大体相
似，早上六七点先送孩子去上学，
然后送妻子去上班，再去跑网约
车。人少的时候他便先回来做
饭，接家人下班。

事发之后，陈江的朋友从全

国各地赶来参加他的出殡仪式。
朋友们回忆起来，一个共同点是，
都曾经吃过陈江做的饭。

有人说，陈江对朋友十分热
情和大方，以前打工的时候他经
常回常德看妻子和孩子，在广州
的朋友想吃家乡特产，他每次都
骑着摩托车花很多时间帮大家去
买，扛着几十公斤的东西带过去。

一位朋友回忆，她从广州到
常德的分公司来出差时，陈江每
天晚上一定要把她接到家中一起
吃饭，然后把她送回酒店再去跑
网约车。

案发之前陈江一家还在还车
贷，每个月2800元左右，只差最后
七个月。两个孩子日渐长大，夫
妻二人计划着一起攒钱，过两年
买一套房子。因此陈江谋划着要
再度出国去打工。

因为护照过期，陈江没有能立
刻出国。他在等待补办新的护照，
也打算过完清明节就去广州先打
几个月短工，六七月份再出国。

其实早就有朋友叫他一起去
打工，他舍不得家人和孩子，一直
拖着没有去。家人表示，他原本清
明节就会离开常德，离开网约车司
机的岗位，真的就只差几天了。

（邹帅 张丽芸 吴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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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司机与“厌世”大学生的致命相遇
湖南常德19岁大学生涉嫌杀害网约车司机被刑拘；投案自首供述“悲观厌世”欲轻生


